清华核物理风雨几十年(文革后)  

尚仁成

路在何方？

核物理专业从1955年建立到1978年20多年间，从无到有，建立了一套理工结合的培养方案及完整的教学体系，开设了几门优秀的专业课程，建立了很好的、受学生欢迎的教学实验室和实验课，培养了一大批在国内学术界、政界表现十分出色的优秀学生。也开始开展了一些科学研究。科研工作基本上围绕探测器的研制和少数核技术应用方面的题目,核结构和核反应方面的研究尚未涉及。

1978年后，全国科学研究开始升温。邓小平恢复工作后，国家还下决心拿出一大笔经费让各单位订购一批重要的科研设备。核物理专业的教师们认为，要开展核物理的科学研究，最重要的是要有一台很好的加速器。于是经过调研和到美国考察，决定向学校申报购买一台美国高压静电公司的2X6MeV的串列静电加速器。此申报得到了教育部和国家计委的批准。但后来因为有人向教育部告状说这种加速器已过时了而未能完成订货。虽然教育部组织的专家论证否定了告状者的意见，但已跨了年度，第二年因国家财政状况变化，原批准的申请也就作废了。

串列加速器未买成，核物理科研还要不要搞？核物理教研组的教师们，经过认真的调研和讨论，认为我们可以走以色列的路：科研不能和发达国家比设备先进、比能量高、规模大，而应走精细研究之路。何泽慧先生还建议我们：“有什么条件就做什么研究，什么条件都没有总可以研究宇宙射线吗”。除已经参加全国核数据中心做一些核数据评价方面的工作外，大家认为还应该做一些实验研究。分析了当时的实验条件，大的设备只有一台高压倍加器可利用。极化研究在国际上刚开始起步，中子小角区散射当时在国际上研究的也较少。于是决定用高压倍加器开展中子极化和小角区散射两方面的实验研究工作。此时尚仁成准备到加拿大进修，也主要学习极化核物理实验。教研组陈泽民、徐四大及当时的研究生朱胜江、邓景康等人主要作中子极化方面的研究，齐卉荃、陈迎堂、陈振鹏等人主要做小角区散射研究。经过两年多的努力，1982年在我国首次完成了一个能点的中子极化度测量的实验，这是我国首次极化方面的实验。稍晚一些时间，小角区散射也取得了很好的实验结果。此两项成果联合起来获得了北京市＜学术奖＞。高压倍加器做中子极化物理实验和中子小角区散射虽然成功了，但毕竟实验条件太差，很难用它开展太多的物理实验研究。核物理的科研如何搞？是向理科方向发展，还是以研究探测器及核技术应用为主，沿工科的路继续发展？物理专业发展路在何方仍不清楚。

物理系要不要建核物理？

1982年学校决定复建物理系，副校长藤藤同我们几位积极主张办理科的教师开了多次座谈会。开始，他对物理系是否建核物理专业犹豫了一段时间。他担心核物理专业花钱太多，因为有一种观点认为“核物理是贵族学科”，需要花很多钱才能搞得起来。陈泽民、徐四大和我主张核物理还是应按理科方向发展。为此我们去找过滕藤几次。后来藤藤率教育部一个代表团去美国考查，考查回来后，又把我们找去开了个座谈会。他说，他们在美国考查了十几所大学，发现所有大学无一不有凝聚态物理专业，而所有一流大学无一不有核物理与粒子物理专业。考查后藤藤下了决心在清华物理系也必须建核物理专业。

物理系成立前后，滕藤提出要“搬菩萨”的思想，新建的物理系要想在全国站住脚，必须先搬来几尊菩萨。核物理专业先后调来陆祖荫和孙洪洲等在国内学术界有一定影响的教授。孙洪洲对核物理专业在理论方面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母鸡生蛋多了自己就变廋了

核物理专业在1980年前后发生了多次分蘖，先是和核电子学分开成两个独立的教研组。后来搞应用开发的一批人也独立出去办公司了。再后来陆祖荫又拉出来几个人去筹建生物系。加之几个教师转行搞固体物理去了。成立物理系时，工物系又留下了几位搞实验教学的教师。这样，物理系的核物理教研组就剩下不足20位教师了，其中还有几位转去搞激光单原子探测去了。这些分出去的教师都各自在不同的岗位上做出了出色的工作。核物理为学校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自身的力量却大大削弱了。

        奋发图强开创一片新天地

核物理建在物理系后，队伍变小了，也没有得到学校大的资助。但这支队伍非常齐心，人气旺，心气高。经过几年的努力，已经形成了物理系最重要的一支教学与科研队伍。到了上世纪90年代，清华的核物理专业在国内外都已相当活跃。当时，有理论、有实验，有基础研究，也有应用研究，有纯粹的核物理也有交叉学科研究。当时的学科布局我们形容像一个人的形状：当时很强的核理论研究像人的头脑；高自旋态的实验研究与中子物理实验构成躯干；与高能物理和与原子物理相关的研究则是伸向相邻学科的两只手；检测旅客行李爆炸物和石油测井两项大的应用研究则是支撑整个躯体的两条腿。虽然没有得到多少学校的经费支持，但大家从各个渠道得到的经费已相当不少，在当时已可以算得上小康了。当时核物理的教授数是全系各专业中最多的，而且几乎每次提教授时，核物理的候选人都能排在前一、二名。

在教学方面也有较大的发展，将本科生的核物理课改造为<核与粒子物理>。将长期以来学生意见较大的核物理实验方法课动了大手术，与核电子学课合并为一门<近代物理实验方法>，新增设了<激光与原子>（后来改为原子与分子物理）及<计算核物理>课。在林琴如、陈迎棠、朱胜江等老师的不懈努力下，核物理实验课开得更加有声有色，受到历届学生的赞扬。新开设了研究生的系列课程，包括<核结构物理>、<核反应物理>、<高等量子力学>与<群论>，很多毕业学生反映这些课程有相当高的水平，对他们以后的发展很有帮助。

这一段时期培养的学生出国的较多，也有不少留在国内工作。留在国内工作的目前大多已成为教授、博士生导师及各单位的骨干或领导。比较突出的如物71班的王群书现已是国家重要的国防科工委第21研究所所长，现任吉林省委副书记林炎志、清华大学副校长康克军也是该班的学生。80年代到90年代初，大约有10人通过李政道组织的CUSEIA考试出国，其中不少学生在国外做得很出色。例如物01的赵志萍在耶鲁大学的博士论文被评为当年全美国优秀博士论文，在MIT的张朝阳完成博士论文后回国创建立了搜狐网，在国内有很大的影响。未参加CUSEIA出国的高海燕现在是DUKE大学副教授，她在高能核物理方面做出了很出色的工作，在国内外核物理界都有相当大的影响。她在MIT核科学实验室工作时，清华大学核物理专业同时有6人在该实验室工作或读研，他们的工作都很出色。物11班的卢伟、？1班的邓慧等人出国时间不长，但都已在Science、Nnature等重要杂志上发表了多篇论文了。

1981年在工物系时，核物理与核电子学就联合申请了一个原子核物理专业的博士点。后来此博士点申请全国重点学科也获批准。但和工物系分家后，学校将这个博士点和重点学科留给了工物系，更名为核探测器与核电子学专业。到物理系后，我们不得不于1989年重新申请博士点。原本打算申请工科原子能类的核物理学科点，认为这样可能容易一些。但教育部学位办公室分类时弄错了，把我们放在理科物理类去参加评审了。我们希望教育部将我们改回到工科，但他们查了通讯评审结果，我们申请的博士点和博士导师都是赞成率100%，我们也就没有坚持换回工科了。1992年全国博士点评估时，刚获博士授予权两年多的核物理专业已在全国评估中排名第七（排在前面的还有两三个研究所）。本世纪初全国重点学科评估时，核物理学科已在全国排名第一了。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可以说是核物理发展的全盛时期。

         几度动荡几度平息

工程物理系曾以它将核工程和核物理有机结合而知名全国。成立物理系后，核物理的主力都到了物理系，工程物理系就几乎断了一条腿。大约在1993年，时任教委主任的何东昌对清华大学副校长梁尤能谈到此事。他说核物理到物理系去以后，工程物理系的物理很大的削弱了，能否研究一下，将搞核理论的几个人留在物理系，让搞实验核物理的还是回到工物系。梁尤能将此意见通过时任校办主任的王晶宇转告核物理教研组主任尚仁成。梁尤能还直接和尚仁成谈了这件事。于是我们组织全教研组的老师讨论了留物理系还是回工物系的问题。讨论结果多数教师主张回工物系。物理系领导知道此事后很不高兴。他们去找了当时还很有影响力的物理系前领导。这位领导说一个教研组怎么能自己讨论自己的去向呢？这不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吗？此后，各方面都不再提此事了。这场风波就算平息下去了，核物理也就继续在物理系存在下来了。1994年前后加速器专业讨论回工物系时，他们本来想拉核物理一起回工物系。我们当时的意见是，一起走对物理系影响太大，物理系肯定不会同意，最后谁都走不了，还是让他们自己先回工物系。90年代后期，梁尤能又一次对尚仁成谈到核物理回工物系的问题，希望我们与物理系领导讨论一下。尚仁成希望此事由学校领导研究决定，梁尤能表示学校不好直接决定此事。加之我们了解到工物系某些领导对核物理的基础研究不太感兴趣，也就没有再讨论此事了。

        再问路在何方？

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是世纪之交。核物理专业也面临新老之交的难题。老教师病的病，退的退，年轻教师留校很少。加之一部分教师向原子物理、量子信息及天体物理方向发展，使过去近20人的教师队伍，减员到只剩下三、四个人在继续搞核物理了。回眸昔日的辉煌，对比当今的凋零，不能不让人感到凄楚。加之有一种观点认为核物理是正在衰亡的学科，这对核物理更是雪上加霜。这时的核物理是否山穷水尽疑无路了？

2005年国家出于对核能和国家安全的考虑，提出要恢复和发展若干相关的核专业，包括发展核物理专业。在物理系，“核物理应当受到足够的重视”，“核物理不能消亡”的呼声也日渐高涨。在这种形势下，核物理是否会迎来柳岸花明又一春呢？很多人在期待着，但需要的是更多的战士为之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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